
冰点周刊2022 年 4 月 20 日 星期三 本版编辑 / 从玉华 杨杰

Tel：010-64098355 7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均斌

上海建欣苑居委会 8 个工作人员，4 个

人感染了，整个居委会被隔离了。

居委会没有“停摆”，转入线上工作。很

多时候，他们一边干着急，一边被居民互助

互救的故事感动。

一位居民需要血透治疗，但离小区最

近 的 上 海 市 浦 东 医 院 临 时 转 型 为 定 点 医

院，暂停了其他医疗服务。被隔离的居委会

党 支 部 书 记 杜 小 燕 好 不 容 易 联 系 上 了 近

40 公里外的上海杨思医院可以收治，但镇

防控办要求有人陪同，保证患者透析完后

回到小区。

一名近 70 岁的居民自告奋勇。

后 来 ，杜 小 燕 才 知 道 ，急 救 车 到 医 院

后，陪护者只能在外等待，外面商铺都关了

门，那位老人无处可去，就在门口等了 5 个

多小时，回来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

这位 70 岁的老人默默地做了一天志

愿者，至今小区也没有几个人说得上老人

的名字。

这样的志愿者在小区很多。

（一）

做志愿者难，黎青不止一次想放弃了。

4 月 9 日，他帮小区居民团购了一波生

活物资，晚上分发时却出现了“抢购”，他在

现场清点对账、回答居民的各种问题，忙得

脚 不 沾 地 。物 资 分 发 完 后 ，账 单 也 对 不 上

了，少了近 900 元。

还有人说难听的话：“你会不会做呀，

不会下去好啦”“现在才来，说话不算话的

侬，饿死了你负责啊。”

“难做，难做。”他感慨。

黎青清楚，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大家

压力都很大，生活也很不容易，但他还是希

望，大家互相能多一些理解。

黎青所住的建欣苑小区，位于上海市

浦东新区惠南镇，2011 年，上海市最大的市

属保障房基地“民乐大居”就规划建设在镇

上。目前，建欣苑共有居民 1237 户，大部分

是从市区搬过来的动迁户，以老年人为主。

志愿者周小堂记得，建欣苑刚封闭时

的混乱大多是由缺少物资引起的。小区一

开始组织过团购，但分量有限，无法满足居

民需求。一些流动摊贩就拉着打包好的“蔬

菜套餐”到小区门口贩卖，居民大量涌向门

口，隔着铁栏询问。

“ 蔬 菜 套 餐 ”品 质 和 种 类 都 不 尽 如 人

意，一份 78 元的套餐只包括两根茼蒿、一

个大蒜、一根胡萝卜、一小把小青菜和 6 个

鸡蛋，绿叶菜还大多蔫了。周小堂说，平时

这些菜顶多 30 多元，现在贵了一倍。有人

试图还价，老板态度强硬“现在就这个价，

后面估计还要涨”。

摊贩根本不愁卖，一面包车的蔬菜两

三个小时就能销售一空，居民虽然意见很

大，但也要满足胃的需求。一些拒绝购买的

居民会向居委会、物业反映，希望他们能有

解决办法，一些居民甚至下楼开始以物易

物，造成管理困难、感染风险增加。

后来，社区联系上了附近的大润发南

汇店，镇上安排了车辆进行配送，情况才稍

有好转。周小堂也是这时候加入团购志愿

者队伍的。

他本来只帮忙统计自己所在楼栋的团

购信息，但居委会工作人员很快发现这个年

轻人设计的统计表格清晰，需求表达明确，

就请他当了小区的“团长”。有人调侃，“上海

团长”是最近上海最“炙手可热的人”，很多人

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团长”。

这段时间，周小堂的手机从早响到晚。

居民求购物资、询问价格、退换货等都会在

微信群里艾特他，有时他来不及回复，电话

就会响起。时间久了，他看到手机屏幕亮起

或是听到振动声，不自觉地手就会颤一下。

他几乎每天都忙到凌晨才休息，平时

做设计工作的他熬夜是常态，第二天能睡

个好觉，可现在不行，1000 多户居民的“盘

中餐”需求随时会出现，他只能在睡觉时有

意识的把手机放远一些。

刚开始，各楼栋统计需求的形式各异，

文字、图片、单条消息等都往群里发，周小

堂汇总时只能从聊天记录里翻找，有的老

人把需要的物资写在纸上拍照给他，却只

拍了纸张的一半；有的不停更改自己的需

求，一份物资来回更改数遍。小区里的一些

年轻人看他实在忙不过来了，就主动加入

帮他一起分担。

27 岁 的 凡 闯 记 得 ，团 菜 第 一 天 时 ，他

眼睛几乎没离开过电脑，信息不停地跳出

来，他来回记录信息并核实，还要回复居民

的一些问题，后来，他女朋友也加入帮他。

志愿者就是这样一个拖一个进入的。

志愿者有时候会漏看消息，结果忘了

记录，发放物资时没领到菜的居民、想退换

货的居民、嫌价格贵的居民就会三三两两

把他们围起来，“谩骂”的有，甩账单的有，

挑拣菜的也有。“脑袋嗡嗡的，根本听不清

具体的内容”，凡闯说，那种情况下，解释是

没什么用的，他们只能不断道歉，“有的志

愿者直接就哭了”。

69 岁 的 张 淑 迎 这 段 时 间 担 任 建 欣 南

苑西区的临时党支部书记。居委会的工作

人员被隔离后，建欣苑以小区为单位成立

了临时党支部，居民任支部书记，负责小区

内各项事务的统筹与协调。

她遇到志愿者被“围攻”的情况时会上

去 帮 忙 解 围 ，可 也 会 承 受 不 少 冷 嘲 热 讽 ，

“你们年纪这么大的应该下来”“你们为什

么 不 管 我 们 ，我 们 家 里 没 菜 了 、没 米

了”⋯⋯气得这位老人直跺脚。

气归气，第二天志愿者又冒出来了，该

干啥干啥，很多事情也慢慢开始理顺。

（二）

23 岁 的 邓 日 美 有 时 不 理 解 ：“ 志 愿 者

本身也是居民，我们应该是同一条战线的，

可是一些人把各种压力直接发泄在了我们

身上。”她和男朋友张亚良一起在上海迪士

尼度假村工作，他们都爱热闹，见到人总是

笑，平时，有的游客也会把情绪发泄在他们

身上，他们处理经验丰富。做志愿者后，看

到小伙伴受委屈，他们总是安慰的那一方。

初始的混乱后，志愿者们开始有针对

性地改进工作。比如，为了减轻统计压力，

周小堂设计了统一的表格，根据实际需要

不断迭代更新，目前已更新了 6 个版本。为

了满足居民的不同需求，周小堂还试着联

系大润发看能否提供更多商品。

大润发店长王忠魁一开始是拒绝的。

大润发南汇店全店卖场面积在 9000 平方

米左右，加上仓库、办公区域和停车场，总

面积超过 3 万平方米。正常情况下，南汇店

有近 260 名员工维持经营，那几天，因为疫

情和封控的缘故，只有 80 多个人在岗。

浦东封控后，南汇店就成了惠南镇的

重点保障单位。主要是配合当地政府部门，

为居民提供蔬菜、水果、肉品在内的生活物

资套餐。

“当地很多小区被封控了，我们主要对

接的就是社区居委的集中订单，他们在我

们这里统一采购米面油、肉蛋奶和蔬菜，然

后派志愿者来提货，居委再安排人到户分

发。”王忠魁说，最高峰时，大润发留守员工

一天要承担 5000 份保障物资的供应，人手

特别紧张。选择供应套餐是因为能统一进

货、流水线挑拣，增加个性化采购就会成倍

增加工作量。

周小堂向他承诺，清点商品、核对账单

等工作由小区志愿者来完成，来大润发取

货时志愿者也跟车，这样大量的核验工作

就能前置，解放大润发工作人员的一部分

工作。

沟通几次后，在蔬菜、肉类套餐之外，

超 市 给 了 他 一 个 商 品 清 单 ，包 括 牛 奶、牙

膏、米面副食品等，周小堂挑选了 69 个商

品，然后把商品编号，用编号代替具体商品

进行统计。

社区治理是大难题，居民构成复杂的

动迁安置小区更是如此。物资渐渐丰富后，

有的居民开始挑拣商品，退货行为也慢慢

发生了，常温保存的商品还好说，但一些冷

冻食品退换货就会有风险，大润发一度不

愿意供应套餐之外的商品，这给周小堂的

工作带来很大困扰。

出现过钱物对不上的情况后，周小堂

改进了收款方式，从到货收款变成了下单

收款，也和志愿者一起重新搭配团购礼包，

比如“宝宝套餐”“家清日用套餐”等，尽量

减少问题的发生。

在互助与自救中，建欣苑的物资问题

逐渐得到了缓解。

（三）

老人是小区的重点保障对象。

上海是中国最早迈入老龄化社会的城

市之一。公开信息显示，2020 年上海 60 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约为 533.49 万人，占总人

口的 36.1%。这其中，独居老年人数达到了

30.52 万，孤老人数为 2.26 万人。

建欣苑没有小区里精确的老年人口数

据，2020 年 11 月 26 日，小区才成立居委会，

后来因为疫情原因，迄今还挂着“筹”字，没

正式“翻牌”，是个“准居委”。工作人员给出

的数据是目前在 35%左右，但居民的直观感

受是：“这个社区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

张淑迎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她们

小区的居民大多是去年年底才搬进来的，

彼此并不熟悉，她在接手相关工作后，就请

各栋楼确定楼组长，然后统计每栋楼的孤

老和独居老人情况。她知道，老人需要被特

殊关注。

大部分老人对智能手机的使用并不熟

练，有些甚至连拍照等基础功能都不会，但无

论核酸检测还是社区团购，都需要手机。年轻

的志愿者会把使用教程视频发到微信群，可

收效甚微，最后只能反复上门手把手教。

新冠病毒易感人群中最脆弱的是老年

人。小区的消杀由物业负责，为了避免交叉

感染，除了封控楼栋统一由物业消杀外，其

他楼栋都是由居民组成消杀队，居委会发

放消毒喷壶和消毒药片进行，楼组长会特

别嘱咐在老人门前多喷一些消毒剂。

杜小燕知道，疫情下医疗资源紧张，守

护老人健康要把很多工作做在前头。她请

楼组长每次分发抗原试剂盒时要统计楼里

居民的身体情况，“像要提前产检的、血透

的、腹透的、糖尿病患者等都要清楚掌握，

我们再去找药找医院”。

在 惠 南 镇 社 区 事 务 受 理 中 心 的 帮 助

下，建欣苑免费为居民提供一周两次的配

药服务。志愿者会先帮忙统计需求，隔离在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汇总后会打回访电话，

告 知 价 格、厂 商、药 品 名 等 几 乎 所 有 的 信

息，确认购买后，他们才会买药回来交给志

愿者去分发，这样能避免后续的矛盾，有人

会因为价格、商品名等差异退货。

因为提前工作做得充分，这个老龄化

小区没有遇到大的求药难问题。

（四）

前几天，杜小燕录了一个采访视频，在

视频中，她表达了没法在一线和居民共同

抗疫的遗憾，也恳请居民对工作人员、志愿

者的工作多一些包容和理解。

这些挺身而出的志愿者多数没告诉家

人自己在做的事，怕他们担心。

周小堂的妈妈几乎每天都会给儿子打

电话，接起视频前，他总会调整情绪，挤出

笑容——“我很乖的，我这么怕死，一般都

在家躲起来，吃的也够。”

做了“团长”后，他常常忙得没时间接

妈妈的视频，为了让她安心，周小堂反复报

平安，有时也用睡懒觉和工作忙等理由“糊

弄”她。

潘 诗 妍 的 家 人 一 开 始 支 持 她 做 志 愿

者，但知道女儿受委屈后，态度大转弯，为

了要不要做志愿者，家庭开了好几次会议。

一次晚上组织核酸检测，居民分批次

下楼，老人和小孩优先，但有的居民带着小

孩下楼后就要求把大人也一起检测了，有

人同意，有人担心小孩感染不同意，造成了

不小的争吵，潘诗妍上前协调，有人将火力

对准了她，她退开了，让其他志愿者帮忙。

平时做志愿者工作，潘诗妍都习惯躲

在幕后帮忙，不愿意直面居民，“我脾气不

好，万一控制不住，怼了居民把小事弄大就

不好了”。

慢慢地，她也学会了忍耐。家人也觉得

几天时间，女儿都长大了。

4 月 10 日，张淑迎做了一个 H5 分享

到 了 小 区 微 信 群 ， 展 示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期

间，小区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工作照。这

位老人说，大家太辛苦了，希望居民知道

她们在做什么。

“我们也是居民，我们在为谁做？为自

己，也是为了大家。”她说。

（五）

居民表达“谢谢”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

的。张亚良收菜款时，有的老人会给他现金，

“不用找了，你们这么辛苦，也应该拿一些”，

有的人还特意要求拍张合影，要发朋友圈表

扬他们。一位老人对邓日美说“有你们真好”，

这是这段日子她觉得最温暖的话。

张亚良是位楼组长，负责给楼里的居

民送菜，每次都能收到很多“谢谢”。他对 16
楼的一位老人印象很深。老人的家人都住

在市区，因为疫情原因她单独隔离在小区，

房子还没装修，只铺了一层地板，屋里几乎

没有家具，一张床、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

台破旧的单开门冰箱，老人不会团购，微信

消息也很少回。张亚良第一次上门收集需

求时，她家只剩下了一根白萝卜和几瓶酸

奶，临走前，老人一定要把两瓶酸奶给他。

有时候小小的吐槽和抱怨，情绪就会

得 到 宣 泄 。志 愿 者 的 小 群 常 常 变 成“ 夸 夸

群”，夸对方身材瘦、脾气好，自己很羡慕云

云 ，也 有 人 会 发 出 家 里 的 萌 宠 照 片 ，希 望

“治愈”一下大家，搞笑是必备技能，一个成

功的段子能让大家乐一晚上。

周小堂说，这段时间，志愿者们都感同

身受。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志愿者，大家的

付出都是善意，如果这些善意能够得到珍

惜，那么，做志愿者就有意义了。

原本陌生的面孔因为疫情下的守望相

助而熟悉了起来，在潘诗妍的描述中，群里

的“花花”是个很自信、阳光的女孩子，她在

群里不停回复居民的问题，即使问题有些

无理取闹，她还是很耐心；30 号楼的男孩

子是位数学老师，他很热爱生活，很热心，

平时会约邻居一起散步，知道有人想喝可

乐，会热情地分享⋯⋯

他们都在期待解封。潘诗妍计划好了

出游的行程；周小堂想回老家看看父母，他

很想念他们。

截至 4 月 16 日，上海本轮新冠肺炎疫

情已累计报告本土感染者超 30 万例，上海

已经封闭式管理半个月以上。

临时党支部书记张淑迎看完杜小燕录

制的视频后很感动，“80 后”杜小燕在视频

中说：“我相信‘阳’只是过程，‘阴’才是终

点，我期待与你们共同奋战，但我也希望待

我走出隔离点，战斗已无需存在。”

当居委会人员被感染后⋯⋯

实习生 罗宜淳

陈年君不相信好人有好报了。

2020 年 6 月，妻子淋巴瘤复发，还没缓

过劲来，同年 9 月，陈年君咳嗽带血，去医

院做了 CT，确诊肺癌中晚期。

“他一直有着朴素的善恶观，认为好人

有好报。”女儿陈清说，父亲以前得支气管

炎时，她希望爸爸可以去医院看病，他说：

“你爹这辈子没有干过一件坏事，这种病不

会找到我头上来的。”

但 病 魔 渐 渐 改 变 了 他 的 想 法 。去 年 3
月 ，陈 年 君 的 肿 瘤 脑 转 移 ，因 大 脑 放 疗 过

多，导致了认知障碍，通俗来讲，就是老年

痴呆，大小便不能自理，“爸爸睡觉可能会

从床上摔下来，偶尔会大喊大叫，要冲出门

锻炼。”陈清回忆，因为治病吃药，药物的副

作用让父亲的血小板狂跌，“人肿得我都不

认识，手脚和下体都溃烂。”

因为陈清需要上班，母亲也是病人，

没办法再居家照顾父亲，她把父亲送进了

专业的护理院。2022 年 3 月底，上海开始

封控，家属被禁止去护理院探望患者，由

于 意 识 混 乱 ， 陈 年 君 一 直 和 护 工 念 叨 ，

“老婆孩子都不管我了，把我一扔就再也

不来看我了。”

陈清被隔离在家，不能陪在父亲身旁，

她近乎心碎，视频聊天时，父亲的头脑时而

清醒时而糊涂。清醒时，对女儿说得最多的

是，“你多照顾好你妈，当心点，家里还有米

吗”“不要过来看我，我一切都很好”。她看

到父亲在流泪。

“ 那 个 像 山 一 样 高 的 父 亲 轰 然 倒 塌

了。”陈清形容，“一个特别坚强，无畏的人，

变得只有我可以拉住他。”病情严重后，父

亲手部的皮肤经常溃烂，出现大块紫红的

淤斑和脓血，他会像个小孩一样叫痛，说，

“女儿你救救我，你不要放弃我。”他让女儿

多问医生治疗方案，“那种感觉就好像他掉

在水里，我放手了，他就要沉下去了。”

“ 这 个 阶 段 ，我 觉 得 我 快 要 拉 不 住 他

了。”陈清的声音有点哽咽，肺癌是一直需

要靶向药治疗的，当听到上海要开始管控，

她在网上下单了药品，但快递已经没有办

法派送，“药只能坚持到 4 月 20 日，我当时

感觉路断了。”陈清害怕，上一次的见面就

是永别。

在她印象里，父亲是一个“铁血硬汉”，

能吃苦，能受累，教育子女很严肃，总是板

起脸来不苟言笑，生活能力很强，包揽了家

里的所有家务和家电维修，但父亲似乎又

是“自卑的”，因为年轻时只是钢铁厂的普

通工人，收入并不高。

别 人 眼 里 ，父 亲 是 个 好 人 。他 会 帮 11
楼子女都在国外的老头老太买菜，会把家

里 90 多岁的老人抱到院子里晒晒太阳，会

给装修师傅送西瓜吃，会在菜市场去抓他

撞见的小偷。在肺癌化疗的病房里，隔壁病

床的奶奶出去做检查了，他会把奶奶的盒

饭放进自己的被窝里，因为“这样饭就不

会冷了。”

陈 清 一 开 始 并 不 理 解 父 亲 ， 对 她 来

说，这是在管闲事，是“无意义的事”。

40 岁 的 陈 清 在 父 母 得 病 以 前 ， 是 个

家里油瓶倒了都不会去扶的人，是感冒发

烧了和父母一起去医院时在一旁发呆的独

生 女 儿 。 但 相 隔 两 个 月 父 母 相 继 确 诊 癌

症，她翻遍了所有肺癌和淋巴瘤相关的诊

疗指南，一个人去医院和医生对接治疗方

案，陪父母做手术、化疗。

由于父母的病，陈清有急性焦虑症，平

常需要药物控制症状，否则会出现心悸、心

慌、盗汗、呼吸不畅的情况，隔离在家的那

几天，她脑子里全是父亲的病和拿不到的

靶向药，她想做点什么来转移自己的注意，

刚好居委会需要志愿者协助，她觉得志愿

者“可以走出家门，不用 24 小时待在家里

了”，她报名了。

居委会需要负责 5 栋每栋 700 人的老

旧住房楼，而她负责统计她这一楼层里居

民的核酸以及物资问题。她观察到，一开

始做核酸时，大家拥堵着下楼，几百人都

使用 3 个电梯，如果没有及时消杀，很容

易交叉感染，她向居委会提出建议，希望

可以改进。

她 遇 到 一 户 里 面 12 个 人 合 租 的 人

家，是一群由辽宁来的三四十岁的工人，

在帮银行做装修，因为疫情被封在出租屋

里。她从门口往里望，空间不大，木架子

做的上下床上有简单的铺盖，没有冰箱。

他们不太清楚抢菜软件的操作流程，社区

团购的价格太高，他们犹豫着没有下单。

12 个人，一起买了 70 斤米，除此之

外，一无所有。一开始，陈清想分点自己

的物资给他们，但始终不是长远之计。

陈清开始帮他们想办法，在网上搜便

宜的团购，为了成团，陈清又到处加群拉

人 ， 终 于 成 功 下 单 ， 物 资 足 以 坚 持 14
天。但东西送达之前，他们还是只能靠大

米度日。陈清作为志愿者出面，和居委会

主任“软磨硬泡”，说明情况，楼层里有

3 户没人居住，可以把多出的物资分给那

12 人的出租屋。

她对那些内向而不愿意向居委会开口

的 工 人 说，“ 我 们 上 海 人 脸 皮 都 很 厚 的 ，

你们也要脸皮厚一点啊，如果有人对你们

说难听话，咱们不要往心里搁，先把物资

给拿到了。”

凌晨 1 点，12 个人拿到 3 份物资，里

面 有 3 整 只 酱 鸭 。 工 人 一 直 向 她 道 谢 ，

“以后家里有需要搬东西的，千万记得找

我们，大家伙都能干。”

封控以来，陈清从来没有感到那么开

心过，那一瞬间，陈清突然能够理解父亲

了——为什么一直选择做一个好人。那天

晚 上 她 在 被 窝 里 哭 ，“ 爸 爸 做 善 事 的 时

候，一定也是这么开心的。”

上海天气渐渐炎热，他们没有冰箱，

有什么需要保存的，陈清让他们放在她的

冰箱里。“他们人也很好，前几天还给了

我一瓶团购的酱油。”说到这，陈清轻轻

地笑了。

整栋楼单身独居的人很多，有人主动

把 自 己 吃 不 完 的 物 资 分 享 给 那 些 装 修 工

人，有人带头后，氛围越来越好，在楼栋

的微信互助群中，女孩的卫生纸没有了，

陈清主动分享自己的卫生纸。“我想尽我

所能，保护好这一栋楼。”陈清说。

在 小 区 里 ， 有 一 位 理 发 师 坚 持 做 义

工，一直免费帮小区的老年人理发，上海

疫 情 严 重 时 ， 他 家 团 了 10 斤 的 葱 姜 蒜 ，

他在互助群里公告，如果有缺葱姜蒜的，

可 以 找 他 ； 还 有 一 个 在 上 海 打 工 的 小 伙

子，公司给他寄了 20 斤挂面，他也直接

在群里说，有需要的可以问他拿。

当 时 物 资 还 紧 缺 ， 购 买 渠 道 不 畅 ，

“这是很了不起的，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以

后够不够。”陈清说，“相比于负面的，我

更愿意看到这些闪光的人和事。”

陈清自身也面临着断药的困难，精神

科的药物本就难买，尤其在封控期间，她

加入了别人推荐给她的一个微信互助群。

在群中，志愿者建立了“焦虑症求助”的

一个小群，帮陈清找到了线上心理医生，

在他们的帮助下，陈清通过互联网医院配

到了自己的药。

同时，她也在不断尝试和顺丰派送点

沟通，说明了父亲药物的紧急性，负责人

了解情况后，积极跟进，把积压的快递翻

出来。陈清又找到一位有通行证的快递小

哥，小哥听说了情况，用一个下午的时间

把药送到了陈清手上，“顺利得让人不敢

相信”。

但疫情带来的影响依然让人心痛。癌

症病人的群里，大部分都是陈清认识了两

年的患者，能一直坚持到今天，花费了极

大的心血和财力。况且，能够寻得一个治

疗方案本身就非常幸运了，但疫情把很多

人的药物切断，治疗没办法持续，家属心

急如焚。

各类的救助群在涌现，癌症病人去医

院需要交通工具，地铁公交停了，救护车资

源紧缺，这时，救助群里有通行证的车主会

站出来，帮助这些患者，把他们载去医院。

“ 网 络 上 有 一 个 词 叫‘ 摆 烂 ’还 有‘ 躺

平’，虽然待在家里肯定更安全，但我还是

更愿意去努力做一点事，小小的好事。”陈

清说。

陈清依然经常和父亲视频，她自称是

“爸爸的主治医生”，并和护理院里的医生

及时沟通，帮爸爸试了另一种靶向药，肿瘤

从 5 公分变成了 3 公分，父亲的意识也清醒

了很多。陈清一下子轻松了，状态也慢慢好

了 起 来 。她 期 望 ，爸 爸 可 以 坚 持 到 疫 情 结

束，她可以把他从护理院接回家，和他一起

回忆他一生做过的善事，并分享自己的故

事，告诉他，“这个世界，还是好人多。”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年君、陈清
为化名）

做一个好人来治愈千疮百孔

小区志愿者的合照。 受访者供图

4 月 11 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建欣苑小区，一位居民到小区门口取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强/摄 做完核酸后，志愿者的一张合影。 受访者供图


